
塑象（散文）

小站 在大山的怀 抱里 。
两根 铁轨 是 小站射出 的 穿 山 箭 。
静静 的 站 台上 ，伫立着一个铁道工 ，一 只手

举着信号 旗 ，一 只手提着信号灯 ，饱经沧桑的 脸
上虔诚、肃穆 ，向 远 去的 列 车行着注 目 礼……

这是一尊塑 像 。也是一个真正的 铁道工人 。
他太普通 了 ，普通得连名 字都难 以 叫 人 记

住，普通得谁 也不计较他的 年龄。只有大 山 才知
道，自 从有 了 这穿 山 的 铁路 ，他 一一个年轻敦
厚的 小伙 子就 出 现在 这小小的站 台 ，就虔 诚、肃
穆地凝视着那风驰 电 掣 的 列 车。几十个 寒 暑 春
秋，列 车般 倏地过 去 了 ，他那 姿式，那神 情就 像凝
固一般 ，没有 一丝改变。只有那 挺直的 身 子变得
微微有 些弯 ，还有那 目 光 ，变得更加深 沉……

他没有 家 。也许 ，在这冷僻的 山 中 ，他没有
结缘的 机会 ；也许 他不 愿把 山 中 的冷僻带 给柔 情
似水的 女人……

小站 是 他 的 家 ，大 山 是 他 的 伴 。小站 是他生

活的地 ，大山 是他生活 的天 ，而飞驶的 列 车是
他的思想 ，他的 情感 ；那瞬 间 闪 过的旅客是他
梦中 的亲人……

他默默地生活着 ，没有 什 么能改变他。飞
驶而过的 快车挟起呼啸 的风 ，从来没有晃 动过
他伫立的脚 步 ；偶 尔停下来让道的 列 车 ，寂不
可耐的频频嘶叫 也从来没有 摇 乱他 心 中 的 信
念。

山中 的风雨在他的脸上 渐 渐冲刷 出 一 条条
沟壑 ，山顶的积雪在他的 头上慢慢映染 了一层
白霜……

终于有一天 ，他 倒下 了 ，是在那 列 车飞 向 北
京的 快车过后 倒下的 。眼神 却 没凝 涸 ，依然 深 沉
地望 着 铁轨伸 向 远方……

大山 掩埋 了 他 ，掩埋了 他 逝 去的 岁 月 。
一天 ，那个常年奔波在这 条铁路线上的老干

部，又 闪过小站 时 ，他似乎觉 得失去了 什么 ，他
的心 中 猛地卷过一阵 山
风，摇荡 着他的 魂魄 ，
使他不得安宁。于 是 ，
他拿起了 笔，给铁路局
转去了大山 的一片深 情
… …于 是 ，他又如昨 日
一般伫立在站 台上 ，又
如痴如醉地回 索着 逝 去
的岁 月 。于 是 ，他不再
冷寂 ，他身边 出 现了 一
个他 年轻 时 的影 子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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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得去年 的 这 个 时
候，确 切点讲 ，是去年的
七月 七 日 ，我 专 门 请 了
假，送 女儿去参加 高考。
虽说秦岭南侧的天气没有
省城那般燥热 ，但也闷热
得够呛。我的 拎包里放着
汽水、果汁、蛋糕 ，还有
起早 煮的 五香 卤 蛋 ，临走
前没忘 记带上一 条毛 巾 和
一把折扇 。坐 在 车上 ，我
又絮 絮 叼 叼地对她讲了一
通考场 要领 ，什么不 要慌
张呀 ，仔细 审题呀 ，掌握
好时 间 呀……末 了 ，来一
个肯定句 ：没 问题 ，准 能
考上 。

说真的 ，女儿的 学习
成绩 是不错的 ，在 班上总 是
名列 前茅。每 次 成绩 单拿 回
家，我都觉得是 件喜事儿 。
大家都 说 进入 高 中 后 ，男 孩
儿成绩 向 上 冒 ，女孩儿成绩
往下掉 。可我女儿 却有能 力
与男 同 学 争高低 。同 事们 、
左邻右舍的 总 是说 ：“你 女儿
考上大学 是 没 问 题的 了。”
我嘴上是客气地 回 答：“那
也难 说。”心 理 却 是 想 ：

“ 咱 们主 要是考个什么类别
的学校。”

去年考 试 前 ，我 们 一 家子有 约在
先：考完一 门 ，大 家不 问 考试情况 ，
以便专心对 付 下一 门 。一切 等 考试结
束再谈论。炎夏 的天气搅得人 心焦燥
不安 ，好不容 易捱到 最后 一 门 考
完，我 刚开 口 要 问 ，没想到 女儿
竟说了一 句 使人 血往脑 门儿 冒 的
话：“妈 ，考得不 好！”我 们 这
个远离城市的厂里 ，虽 然职工近
两千 ，可有个大小事儿就风闻 全
厂，更何况是考大学的大事儿 。
这口 气一定得争 啊！不 管 女儿意
愿如何 ，我是 铁了 心了 ：明 年再
考！

七套课本又 铺在了桌子上 ，
新的艰苦的 攀 登又开始了 。女儿
的话更少 了 ；那甜甜的 “妈 、妈 ”
的叫声也听不见了 ；以 前考 试得
到好成绩 时的 兴奋激 情也没了 ，
最多 只是淡淡的一笑 ；连 舅 舅送

的那套漂亮的套裙也塞 进了衣柜。
今年春节前的一个 傍 晚 ，刚念

初中 的 小女儿兴奋地对我 说：“妈 ，
告诉你一个特好消 息 ，我们的舞蹈
节目 将代 表学 校去参加市里 的大联
欢啦！”说着 ，与 两个同 来的 女孩
子又唱 又跳地表演起来了 。看 着 这
几张欢乐而雅气的 脸蛋 ，我不禁停
下手里 的 活儿。正在高兴时 ，里 房
间复 习 功课 的大女儿 “哗啦”一声
打开了 房门 ，沉 着脸 说：“去 ，要
跳到 学校跳去 ，别 在这里瞎捣 乱。
烦人！”这突如 其来的 斥责 ，使歌
舞嘎然而止 ，三个 小女 孩 悄 声 离
去。房问 里 是那 么 的 静谧 ，我无心
做事 ，脑子里不 断出 现两 张脸庞 ，
一张是 小女儿那欢 乐而天真的脸 ，
另一张是大女儿愠怒 烦燥 的脸。这
两张脸 长得是 多 么 的 象啊！记得大
女儿 小 时 候也 是爱 唱又爱跳 ，家
里就 数她 的 话儿最多 ，一会儿咬着
妈的耳朵讲个 “小秘 密”啦 ，一会
儿又 向 她爸 郑 重宣布一件事儿啦 ，
欢声笑语不 断。可是 自 从 上 了 高
中，特别 是落 榜以 后 ，书 本在一本
本增加 ，话却越来越少了 。以前我
从未认真地想过这一变化 ，只是一
味的 要求得高分 ，考大学 。想 着想
着我不 禁 陷入深深 的 自 责 。

今年的 高 考 ，我 没有陪她 ，而
且一 再说 明 ，不 管 她考 得如 何 ，也
决不 责 怪她 ，同 时 为 她在 志 愿表上
填上愿意 服从 国 家 统一分配这一
条，觉得高 兴 ，因 为 她 向 着成熟迈
进了 一步 ，而我也理 会 了 许 多 以 前
不曾 深 思 过 的 问 题 。

汇　款 （小 说 ）
赵常 松

青年哼 着风靡 小 调 跨 进 邮
局，个头很时 髦 ，大红领带 尤其
耀眼。通过那副 镀 金 的 秀 郎镜 向
柜台 内 瞅瞅：“哎 ，哥 们儿 ，汇
一百 块。”

“ 请交 一分 钱 买 汇 款 单。”
职员 挺和蔼 。

他口 袋凑 巧有 枚一分小币 ，
买了 单 ，遂借 支笔 走 向 近旁舒适
的靠椅。那 翩翩 风度即 刻 博得迎
面座上两 位妙 龄 的 青 睐。

他侧 身 而坐 ，觉 出那两 位在
打量 ，禁不住心头直犯痒痒 ，赶
上心情不 错 ，索性摆 出 了 一副 高
雅的 姿态。转瞬 ，他就感觉乏味
了，于是撑 着脑袋 自 管 填起单子
来。笔在纸上虚晃两 下 ，居然 闹
起了 情绪。一时 间 ，俊俏的 眉头
逐渐锁拢 ，抓耳挠腮 ，有 些顾不
得高雅 了 。

对面仿佛挺 关注他的举 动 。
风度、自 尊 ，噢 ，顶好先别

管。笔 杆子咚咚敲 着 脑 门 ，别
说，一点灵犀还给敲了 出 来 ，忙
在衣兜 四处乱翻……

晦气 ，只有 待汇 的 大团 结 ，
再就是五角 的 钞。他狠咬下唇 ，

也就一会 ，那 嘴角 忽又 泛 出 一
丝笑 纹 。

“ 哥们儿 ，再 来 张 汇 款
单。”愉 悦的声调 载着五角 的
钞飘进柜台 。

零钱找 出 来 ：二角 的 、五
分、二分的 。

“ 能否再给点 零的？”
柜台里 挺纳 闷：“莫非给

你是 整钱？”
他发窘 ，快快地走开。
迎面两 位放肆地跑到 了桌

子这边 ，在一米开外慢吞吞贴
着邮票 ，把眼睛鼓得老高 ，直
往他笔尖上瞅 。

对了 ，邮 票！蠢 货，“来
张邮 票！”就差没给脑袋赏一
拳。

二分 、五分的 币 重返柜 台 ，
眨眼 ，换 成 了 面值八分的 邮 票 。
在那 色 彩 绚丽 的 票面上托着块亮
晶品 的 小东西 。他如获 至宝地 接
过那 物，“心肝 ，走 进这破庙 就
轻易 丢 掉 了 你……”

于是 ，他又恢复 了 几 分 钟 前
的得意 ，屁股落座 ，跷 起腿儿快
活地抖 着 ，偷 眼儿 细 端 详 “心
肝”的 正 面 ，一笔一划 在汇款栏
临摹 了个大 写的 “壹”。

（ 插 图　世 霖 ）

礁　石
张芳

水中 石
莫怨 我 对 你 的 阻 隔
是我 给 了 你 飞 腾 的 浪 花

风
在传 送 花 粉 的 同 时
将沙 子 也 携 带 了 一 程

流水
是这 平 缓 的 河 床
使我 失 去 了 冲 击 的 力 量

沙柳
高歌 逆境 中 的 奋斗
在黄 沙 中 写 出 绿 的 音 符

小幽 默
狱长对一 个要被 释

放的 囚 犯 说：“很 抱
歉，我 把你 多 关了一 个
星期。”

囚犯 说：“没 关

系，下一次 少关一个 星
期好 了。”（校 荐 ）

植物 园 抒 情
闻频

是谁 圈 定 的 这一 片 荒 地 ，在
城郊

丛起这 一 片 葱 笼
塑一 尊 李 时珍 的 雕 像
织千 曲 青 藤覆 盖 的 迷 宫
终年，有 叶 的 常 绿
四季 ，有 花 的 纷 呈
清幽 处 ，闲 置 着
为游 人 闭 目 小 憩 的 石 凳

树木 葱 葱
竹林葱 葱
清清 的 池 水摇 曳 着 的
是露珠 闪 动 的 荷 叶 浮 萍

幽幽 林 深处
是雀 鸟 悠 闲 的 啭 鸣

是谁 圈 定 的 这 一 片 荒 地 ，为
市民

拓一 方 绿 色 的 行 宫
渠水轻流
浓荫 蔽 空
拖儿 带 女 的 游 人 来 了 又去 了
丢下 的 ，是一身嘈杂的喧 器
带走 的 ，是一腔静谧的 清悠
恬淡 的心，还 有 清 水 在 流

静静 的 植物 园
仿佛 在 街衢 的 尽 头
一端 是迪 斯 科 热 烈 的 腾 飞
一端 是 月 下 笙 箫 的 飘悠
恰似 那 燥 热 的 阳 光
尽被这 绿 叶 吸收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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